
志存高远 开拓创新

——戏曲音乐家刘吉典的人生价值

从漫长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中国戏曲艺术，进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戏曲音乐得到空前重视并着手整

理、改革、创新发展的黄金时代。一时异采纷呈，当然有

得有失，其问当不乏高手，我却十分推崇刘吉典兄的创

新精神。他从1951年前的音乐教学岗位转入戏衄音乐

创作，至今四五十年来，参与京剧、北京曲剧等新剧目

音乐创作约60部，写作京剧、曲艺音乐理论专著3部，

学术论文30余篇。他是一位既多产又有高度艺术创作

成就的戏曲音乐家。

一、钻进去、走出来

任何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形成规律，戏曲也不例

外，要了解它，只有一条路，先深入进去。当你真正熟悉

它之后，又必须具备高度理性思维的眼光，对它的正负

面进行分析，才能走出来，进入得心应手的自由王国。刘

吉典在他的《京剧音乐概论·绪论》中说：“板腔体制的

唱腔，对我国古典戏形式一向采用的曲牌体来讲，可以

说是一种很重要的革新和补充”，“尽管在曲调的种类上

和其它很多方面，还不如曲牌体唱腔那么丰富，板腔体

唱腔可变性强，是不大强调定腔定型的”。“只要你在创

作上有一定设想，并能掌握唱腔发展规律，就允许你独

出心裁，对传统唱腔在原有基础上做出多种变格的处

理。”这就是刘吉典深入了解京剧这种板腔体戏曲音乐

规律之后的一种高度理性分析。

曲牌体和板腔体，是中国戏曲音乐在历史上形成的

两大音乐形态。曲牌体戏曲音乐以“宫调音乐”为基础，

它在声调上排斥“方音”的衍人，便形成“以文化乐”，“依
m

字声平仄行腔”⋯的特点。板腔体戏曲是明、清民间通俗

文化思潮的产物，它的声腔渊源，可以上溯至南北朝时

期佛教徒“有声调不入曲”唱经，唐代俗讲“变文”、宋代

“宝卷”宣唱，直至山陕梆子和稍后皮簧的问世，才走上
赢

民间通俗戏曲舞台⋯。它的音乐特点是方言语音“声调”

的音乐化所形成的民间“声腔色彩”和各种板式节奏变

化相结合的戏曲音乐，故称“板腔体”剧种。也正如刘吉

典所指：“它由于结构机动灵活，格律上约束较少，唱腔

可变性强，要比曲牌体唱腔优越得多。”刘吉典认识并掌

握了板腔体京剧声腔规律后，不只看出了“板式”的可变

寒声

性，也吃透了探求“新音调”以丰富京剧声腔的可能性。

这种创新探索的结果，应该说是刘吉典从50年代初谱

写京剧小舞剧《春天的喜悦》音乐破格创新到60年代

《红灯记》音乐的高度成就。其间经历了约60部不同题

材风格剧目创作实践的深刻体会。

二、得天独厚的机遇

中国京剧院移植、创作排演《三座山》、《白毛女》、

《红灯记》，号称中国京剧发展的“三座里程碑”。从当时

这三部名剧舞台创作中的剧院领导人、编剧、导演、音

乐、舞台设计和演员阵容来说，确是五六十年代京剧院

革新创造高手如云、名家荟萃的优秀创新群体。也明显

地看出京剧院的指导思想脉络，即通过京剧现代戏的移

植创作和新编历史剧的舞台艺术创新，让传统京剧艺术

在新时代增强活力。其最高实验目的为京剧上演现代戏

和对新编历史戏在思想性、艺术性和审美功能，开创一

个新的时代高度。为了上述目的，这个艺术创新群体同

心协力、对京剧艺术进行谨慎而又大胆地改革创新。当

时中国京剧院这一指导思想脉络是有连续性的，也做出

了划时代的新成就。那就是在所谓三部里程碑的创作演

出空间，中国京剧院曾连续排出《白云红旗》、《詹天佑》、

《金田风雷》、《柯山红日》、《洪湖赤卫队》、《昆仑山上一

棵草》、《平原游击队》等一批近代、现代京剧和《木兰从

军》、《玉簪记》、《望江亭》、《人面桃花》、《满江红》、《宝莲

灯》等二十六部京剧新编历史剧。刘吉典的戏曲音乐创

新，有幸生活于这一京剧改革创新的人文生态新环境，

是他能够展现自己音乐才华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机遇；

中国京剧院有了刘吉典，是京剧音乐革新创造不可忽缺

的一棵梁柱。它说明一个剧院领导具有高度理论修养和

明确的指导思想同时，必须团结一批专业素质高超的创

作群体和舞台演出高手，那是关系到剧院能否兴旺发

达，甚至一个剧种盛衰命运的大事。

三、破格创新的实验

《三座山》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名歌剧移植的剧

目，其目的全为京剧排现代戏做实验。因为这一近代戏

的服装与扮像又接近京剧蒙古装。京剧剧本又用分幕分

场结构，幕前加[序歌】；唱词吸收新诗写法，多处要求插

入蒙古民歌、合唱曲、舞蹈、婚礼一类仪式配衄。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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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除了京剧唱、念语音问题外，排演现代戏所需要解决

的问题在这本戏里都提到了。刘吉典已意识到首当其冲

的就是音乐问题。诸如：京剧音乐如何揉合所需要的蒙

古音调；如何解决新唱词语言、句格与京剧唱腔的矛盾；

演现代戏如何使京剧音乐口语化、性格化；如何运用插

曲、合唱曲、舞蹈、仪式音乐配曲；如何解决京剧乐队低

音缺乏、音色单调和有选择地吸收一些西洋管弦乐器，

组成一个以京剧乐器为主的中西混合乐队，以及京剧乐

队如何配器与指挥等等。在50年代初这些都是新问

题。好在刘吉典既懂京剧传统艺术，并能掌握现代音乐

科学知识。能够协同编导人员进行精心构思和对传统京

剧敢于也善于破格创新。同时也从院外请来如张肖虎教

授指导京剧乐队配器和请来的有关民族乐器、西洋乐器

演奏家合作。虽然经验不足，创作时限又太短，演出却出

人意料，不只影响很大，还招来各地剧团来京观摩学

习。

京剧移植《三座山》音乐破格创新的成功，正体现了

刘吉典认为“只要你在创作上有一定设想，并掌握其发

展规律，就能允许你独出心裁，对传统唱腔在原有基础

上做出多种变格处理。”

四、唱、念音调的改革

《白毛女》是中国经过多年磨炼的一部著名新歌

剧。中国京剧院于1958年借“大跃进”浪潮改排为京剧

现代戏。刘吉典和李少春等在排戏编腔创作中，遇到了

京剧演现代戏的唱、念语音如何统一谐调的问题。他说：

“京剧要表现现代生活，唱、念中原来历史传下来的“湖

广音”即武汉方音就需削弱，适当增强“京音”因素，同时

也包括如何使唱腔韵白“口语化”。这项要求在《白毛女》

实验中总算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如李少春饰杨白劳

的改良韵白念法和生活气息很浓的唱腔设计。杜近芳饰

喜儿唱腔中把‘有花儿戴’、‘红头绳儿’这类儿字音的唱

词和‘吃饺子过年’这类口语化的唱词，在唱腔处理上都

那么自然、流畅。当时都取得了观众很高的评价。”

上述“唱”与“白”的改造，实际应当是一种使京剧走

向艺术风格更完善的划时代改革。前文已讲明，板腔体

剧种的舞台戏剧语言声调的形成，实际是一种“方音创

腔”或“音随地改”、“方音融腔”规律。“湖广音”在京剧中

的保存，就是京剧历史形成过程中“音随地改”在湖北形

成阶段留下的武汉“方音”痕迹。当这个剧种逐渐衍变并

被公认为“京剧”之后，本来也早应该“音随地改”走向

“京音融腔”的，也就是字读“声调”变“京音”。后来京剧

却又受到曲牌体剧种“以文化乐”影响，规范“以字生

腔”。这个“字读”又并未向京音“调值”过渡。中国的文

字声调在未经汉语拼音规范前，虽然也早已有了平、上、

去、入初期规范、并无标准“音读”，各地“方言”读起来，

字调读音“调值”差别很大。也就是刘吉典体会“字的声

韵常常会左右唱腔曲调的趋向和影响唱腔的音调。”正

因为这种方言方音“调值”的制约，才形成了中国千差万

别的民歌、曲艺说唱的不同曲调与各种地方戏声腔。刘

吉典说：“我们的传统唱腔，特别是老生唱腔，字音多带

着浓厚的“湖北方音”，并且还有好多使人听不懂的上口

字，以及由于长期反映旧生活带来的陈旧音调。”“虽然

这些现象随着时代的进展，过去也已有了些改变，但在

人们的意识上还是不很明确的。今天的戏曲革新任务提

高了，这个京剧字音声韵上的改进问题，应当早些提到

日程上来。”

刘吉典对京剧“字韵改革”有他自己的设想，他说：

“以北京音(指调值)结合中州韵的用法，在京剧中是有

传统的，我们何尝不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

呢?为此，他便以《红灯记》李奶奶[二簧三眼]为例：“说

明了，真情话，铁梅呀，你不要哭⋯⋯”他说：这不是清清

楚楚的以北京字音为主，结合传统声韵的唱法吗?并且

它还带来非常亲切的、好像生活里老人呼唤晚辈似的音

调，又不影响京剧原有风格，反而增强了它的生命力。”

他这一想法是非常可取的，且有现实意义。

五、寻求“新音调”

寻求“新音调”，这是刘吉典戏曲音乐改革的又一追

求，他说：“有了《三座山》和《白毛女》的开端，并经过十

多年排现代戏音乐创作的磨炼，到1964年排《红灯记》

时，就感到不像过去那样费劲了。无论在处理唱、念语音

上、编腔技法上、配曲音乐写作上、以及乐队运用上，都

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于是，他和中国京剧院艺术家们

在探求生活与传统程式格律间的矛盾中，特别是针对现

实生活的需要，提出一个在京剧音乐上探求“新音调”、

“新形式”和“新的表现手法”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

恰恰体现了刘吉典和京剧院艺术家们在戏曲音乐创作

上的深层美学追求。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一定

时、空过程中相对存在的，一个剧种的声腔特色，仍属代

表这一剧种在一定历史时、空流程中的音乐形态特性之

一，它必须随着戏剧内容及其表现手段在文化进程中

随着时代向美学高度攀登。“新音调”的追求，正是戏曲

音乐家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时代悟性。刘吉典在求

索“新音调”时，有这样一些论述：“京剧现代戏，特别是

新英雄人物的唱腔，能否摆脱旧京剧音调的陈旧感，而

将新的音调吸收进来，使得人物的音乐语言富有生活气

息，时代气息，这是当前唱腔设计中最带有关键性的问

题”。

究竟新的音调从哪里来的呢，刘吉典在创作实践中

认识到：“吸收新音调，主要是以人物的生活基础为依

据，只要我们对新的人物性格、气质和他(她)的语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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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等能准确地把握住，体会得到人物的思想、感情新在

何处，那么，在构思人物的唱腔时，就有可能把其新的语

言音调生动地反映出来”。比如《红灯记》中铁梅向奶奶

猜测“表叔”是什么人的那个(西皮流水]的唱段。刘吉典

曾讲过这么一段创作过程。他说：“《红灯记》的初稿，此

处并没有安排唱段，可是我在考虑全剧音乐布局中，认

为这里正是铁梅第一次亮相的最好机会，是应该给她安

排一个唱段的，于是我便在原沪剧《红灯记》剧本某些台

词的启发下，即兴地为铁梅哼唱出一个小唱段来，就是：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

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这里新音调的

体现在哪里呢，主要是在于能否抓得住铁梅这个小姑娘

猜到大人心事时的那种得意的神情语态上，根据特定人

物的思想、性格，得意时，不能失之轻浮，反映她善于思

考时，又不能象大人似的那么成熟，于是这里铁梅的语

言音调，便有了必要的生活依据。我在处理：‘虽说是亲

眷又不相认’一句时，为什么在句子前头又加上了一个

‘虽说是’呢?这是由于想表现铁梅善于思考问题的性

格，又受了生活中小孩子在猜问题时，边说边想的语言

音调的启发(这和后面第五场铁梅思红灯[西皮原板]唱

段中‘他们到底为什么’的语言音调是一致的)。再如‘没

有大事不登门’唱腔中‘大’字的强调，以及‘这里的奥妙

我也能猜出几分’的‘妙’字，‘能’字、‘猜’字的夸张，也

都是为了表现铁梅的具体思想活动，从生活中吸收而来

的新音调”。当刘吉典连词带曲草成之后，也竟然赢得了

编、导、演大家的满意、赞同。于是又经剧作者略加调整，

就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新颖唱段。这类新音调在《红灯

记》中尚有不少，如第九场铁梅回家的那段(娃娃调]中

“铁梅至死不理他”和“仇恨入心要发芽”，其中“不理他”

和“要发芽”，表现革命者自豪感的音调；李奶奶“说家

史”唱段中“眼见得革命的重担就落在了你肩上，说明了

真情况，铁梅呀，你不要哭，莫悲伤，要挺住，要坚强

⋯⋯”，也都是在新人物特定情景下所取得的较有意义

的创新成就。当然，戏曲唱腔在语言音调上的革新实验，

首先不能离开剧本文学基础，如果剧本没有一点新的创

造，唱腔革新也会一筹莫展，所以刘吉典在新剧目唱腔

设计时，特别重视与编剧，导演在剧本文学基础上的认

真探讨。同时“新音调”又不能远离京剧声腔，对于一般

曲作者来说，这一点又必须头脑清醒。声情并茂，唱腔润

腔色彩与为歌唱者技巧发挥创造条件，是“新音调”创造

的另一面。

六、新形式、新手法的开拓

为了排现代戏的需要，刘吉典在京剧音乐中探求新

形式与新的表现手法。他说：“我们首先通过《红灯记》在

突破唱腔传统格式与结构方面做尝试，如第五场李铁梅

高举红灯唱：‘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一段，按照剧情

需要，便创造了一个[反弦二簧快板]。因为戏发展到这

里，非唱快板不可。而二簧又没有快板板式，如骤然改唱

(西皮快板)，音乐调性一变，节奏再一变，伴奏和唱法、

音色也变，它就会和前面一整套二簧不谐和。虽然在传

统戏里不乏二簧转西皮的成例，这里条件不同。同时又

因为旦角常用音区与老旦不同，如此时旦角接"M--簧仍

用老旦调门，就会在歌唱上发生困难，因而，就挤出了这

个转调方法，即用老旦[正二簧]原来的定弦，改呼为

DO--SOL弦，用它来伴奏旦角[正二簧]唱腔，再加板

式、节奏、力度、唱法的变化，听起来开阔、奔放，就比照

用“反二簧”有利。又如《红灯记》第八场，李玉和对母亲

唱‘孩儿我本是个刚强铁汉’，为了一气呵成，便选用[西

皮二六]的板式，却唱的是[二簧腔]。”诸如转调、离调等

唱腔调性变化手法和不同新板式的运用，在刘吉典作品

中不乏实例。甚至他选择某些有特性的、同时又与皮簧

有某些共性的腔调，与皮黄唱腔融合，通过作曲手法，创

出了种种皮簧新腔：如新编《打面缸》为旦角周腊梅新编

的[梆拨调]是由河北梆子与京剧[高拨子]融合的新调；

为《风雪配》小生钱万选新编[西皮四平调]是以京剧[四

平调]与(西皮]的融合；为《红灯照》武旦林黑娘新编[卫

调反二簧]是用天津卫[靠山调]与京剧[反二黄]的融

合；《刘志丹》中为扮演刘志丹的文武老生新创了催人泪

下的(吹黄反调)，即是(吹腔反调)与(反二簧)的揉合。

他把这些新腔创作称为“嫁接法”，并且说他是受京剧

[南梆子]的启发。因为[南梆子]就是西皮[二六][原板]

基础上与河北梆子[导板][小安板]揉合的产物。这些新

腔的创造主要为塑造戏剧人物出发，同时也为京剧皮簧

增添了一些“辅助腔调”，扩大了京剧音乐表现手段，也

收到了京剧观众赞扬的良好的效果。戏曲音乐舞台演出

的创新与对一个剧种音乐的健康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七、“配曲”写作上的创新

在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音乐创作中，几乎每出戏都

有新的配曲创作，包括序歌或前奏曲、幕间曲、幕尾曲、

插瞳、主题歌、气氛乐、仪式乐、各类群唱、合唱、重唱等

等。这类音乐创作的难度，并不亚于唱腔，这种配曲创作

的成功与否，与曲作者的文化素养、音乐素材的积累，尤

其对戏曲音乐发展规律与作者对本剧种声腔特色的熟

悉程程有直接关系。这里所谓“本剧种声腔特色”，就是

一个剧种的音乐个性。目前戏曲音乐界出现一种叫做

“泛剧种”现象，也就是有的“配曲”，甚至“唱腔”，听来什

么剧种也不像，还往往名之日：“创新”，教人怎么说好

呢，实在是戏曲音乐的庸碌与悲哀。刘吉典在京剧、曲剧

音乐上的卓越成就，和他的知识丰富、爱好相当渊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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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耀一生99、61一招鲜吃遍天”，江湖气十足。如今

商品社会，“一本书主义”更增加有利可图的机

会。艺术家将受到“一本万利”那“一”的诱惑和

挑战。

危险的“一”

怕吃苦梦想走捷径“一步登天”；“昙花一

现”过后便走下坡。以“老子天下第一”、“天下第

一琵琶”、“X×大王”、“××皇后”种种帽子包

装自己。一个自认为“第一”“独占顶峰”的艺术

家潜伏着衰退和败落的危机。

秘密的“一”

学无止境，艺无“王”者。我愿同苏格拉底说

的那样：“我知我之不知。”在听众对我的赞誉声

中始终伴随着我对琵琶乃至传统音乐的怀疑：

琵琶是否已走到尽头、它会不会消亡、原汁原味

的传统音乐还保得住吗、青年人还有多少在演

奏民间音乐、传统音乐的“植被”还剩多少、如果

失掉传统文化根基我们将如何生存等等一连串

问号。怀疑，为自己开辟了新的空间。我是一个

怀疑甚多信心十足的“琵琶爬坡人”，让琵琶作

为一件不可思议的终极秘密存在心中，我心中

蔗秘密的“一”富有神性。

(上接第57页)

不开，昆曲、京剧、曲艺、丝竹乐、甚至美术，他都有深度

造诣。他说除当年在师范学校艺术科打基础外，和解放

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数年的民族器乐和

戏曲音乐创、研实践及长期的资料积累分不开，特别是

欧阳予倩、张庚、马可等老艺术家们的引导，使他步入了

艺术创作的新境界。

刘吉典配曲音乐创作，很少沿用“搬套传统曲牌”的

旧做法。但他的创作素材又多从传统曲牌中吸取。如实

验剧目《三座山》中所创作的两支“猎人之歌”，一支写猎

人们满载猎物，兴冲冲纵马归来与家人欢聚的场景；另

一支写猎人们边歌边舞向家人们述说进山打猎遇到的

情况。素材都取自传统曲牌[梆子娃娃]，经过作曲和配

器上的不同变化处理，却各有不同的动人效果。又如《满

江红》，剧作者想用岳飞名著[满江红]词来贯串全剧主

题思想，想法很好。可是用什么样的音乐形象来表现呢，

沿用民间流行的“满江红”歌曲，显然很难胜任。按照剧

情发展，他认为这支曲的写作应先让主人翁展示他的凌

云壮志和豪迈气概，再从几个起伏跌宕的场面予以发展

九九扭一

“九九”是“多”的意思；经历长，见识广，学

历深，实践多。有了“九九”能否“归一”，还要看

自己的人生和艺术修炼如何。归正返璞、返老回

童；晚年努力修一个童心，以出世之虚心做入世

之实事。一切皆归于和谐和美之中为最佳状态。

千年以来，人类的聪明创造了文明世界，同

时营造了形形色色的语言牢笼，把一个活生生

的均衡的世界分割拆解得支离破碎。聪明反被

聪明误，误伤了地球，误伤了人心，也误伤了

“我”的木头伙伴琵琶(泛指艺术)。

现代人，懂得1+1=2的科学脑袋很多，认

知l 4-1=1的智慧脑袋太少。21世纪全人类道

德文明能否健康发展恐怕还是落在“心与物”这

一念上。我们能否回归到人类原初的第一念

——无心物之分、无主次之分、无主客之分、无
一二之分的整合统觉模糊思维，重新创造世界?

我莫非在做“从零开始”的乌托邦式的美

梦?梦想成真，我深信。

作者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变化，用它把全剧大气磅礴的报国精神和慷慨悲壮气

概、步步推向高潮。这就需要在编腔与演唱技巧上伴随

着“臣子恨、何时灭”的激荡千载心曲的审美共感向绝唱

高峰攀登。刘吉典的[满江红]主题歌，就是在这种构思

中完成的。而且独唱、帮唱、男女声二部合唱和主题化的

器乐曲演奏，构成了戏曲主题歌写作与用法贯串全剧的

一代先河。他的配曲作品太多了，如京剧《平原游击队》

队歌；北京曲剧《啼笑因缘》为沈凤喜所唱的[四季相思]

作词谱蓝等等，有的也已在歌坛上广泛流传。刘吉典在

京剧、北京曲剧音乐改革创新道路上是一位大手笔，是

富有创造性劳动的戏曲音乐家。志存高远，为人类文明

做贡献，应是当代艺术家的人生价值，刘吉典是这一行

列的光辉榜样。

①见洛地《词乐曲唱》(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

②寒声《论中国板腔体梆子戏声腔的产生》(《蒲剧艺术》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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